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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多
識廣
尹樹廣

教
育
是
困
擾
中
國
社
會
的
一
大
難
題
。
由

於
種
種
原
因
，
每
年
約
有
四
十
萬
中
國
學
生

去
歐
美
讀
本
科
和
研
究
生
，
留
學
低
齡
化
趨

勢
更
讓
人
憂
慮
。
許
多
家
庭
對
現
行
教
育
體

制
感
到
失
望
是
一
大
原
因
。

不
久
前
，
我
在
東
北
某
市
機
場
排
隊
等
候
安
檢
，

身
後
兩
位
中
年
女
士
大
聲﹁
吹
水﹂
，
旁
若
無
人
。

年
紀
輕
點
的
女
人
操
一
口
濃
重
的
唐
山
音
：﹁
一

次
，
我
兒
子
走
在
街
上
，
被
一
個
低
年
級
學
生
認
出

來
，
學
生
跟
他
媽
說
，﹃
看
，
那
是
我
們
校
副
大
隊

長﹄
！﹂
女
伴
的
回
應
很
肉
麻
：﹁
那
孩
子
看
你
兒

子
，
肯
定
就
像
我
們
看
市
長
一
個
樣
！﹂

這
位
媽
媽
穿
着
入
時
，
右
腳
踝
上
紋
着
一
朵
墨
色

玫
瑰
花
。
二
人
不
時
談
起
什
麼
女
裝
好
賣
，
如
剛
賣

的
女
裝
一
件
掙
了
五
百
元
錢
，
我
想
她
們
大
概
是
做

服
裝
生
意
的
。﹁
紋
花
女﹂
講
她
的
兒
子
如
何
成
為

演
講
冠
軍
的
故
事
真
讓
我
大
開
眼
界
。

她
的
兒
子
應
該
是
小
學
五
六
年
級
的
光
景
。
一
次

她
兒
子
要
參
加
學
校
舉
辦
的
演
講
比
賽
，
班
主
任
的

父
親
因
病
住
院
，
所
以
聽
得
心
不
在
焉
，
結
果
把
演

講
題
目
和
要
求
記
錯
了
。
兒
子
寫
出
演
講
稿
並
背

熟
，
卻
發
現
南
轅
北
轍
，
時
間
只
剩
下
兩
天
，
這
時
孩
子
灰
心

喪
氣
，﹁
腦
子
一
片
空
白﹂
。
老
師
發
現
立
刻
幫
他
補
寫
了
新

演
講
稿
，
但
小
孩
子
如
何
背
得
下
來
。
第
二
天
一
上
台
，
男
孩

就﹁
慌
得
忘
了
詞﹂
。
評
委
主
任
叫
他
別
慌
，
可
以
重
新
再

背
，
男
孩﹁
大
概
棋
背
了
下
來﹂
。
結
果
他
竟
獲
演
講
比
賽
第

一
名
。

講
到
此
，﹁
紋
花
女﹂
道
出
了
獲
獎
秘
密
。
兒
子
第
一
次

﹁
腦
子
一
片
空
白﹂
後
，
她
一
邊
鼓
勵
別
灰
心
，
一
邊
趕
緊
託

人
找
到
比
賽
評
委
會
主
任
，
送
上﹁
兩
條
中
華
煙﹂
。
男
孩
事

後
告
訴
媽
媽
，
十
個
評
委
中
有
一
個
人
給
了
他
滿
分
，﹁
紋
花

女﹂
得
意
地
對
女
伴
說
：﹁
一
定
是
收
了﹃
中
華
煙﹄
的
主
任

給
打
的
。﹂
我
想
，
主
任
很
可
能
還
做
了
其
他
評
委
的
工
作
。

女
兒
上
小
學
時
，
不
時
聽
人
說
還
一
些
學
校
的﹁
潛
規

則﹂
，
如
你
的
孩
子
想
當
班
幹
部
，
或
被
評
為
校
區
市﹁
三
好

生﹂
，
除
各
方
面
要
表
現
突
出
外
，
還
要
向
有
關
人
士﹁
表
示

表
示﹂
，
否
則
沒
戲
。
每
當
聽
到
這
些
說
法
，
我
總
是
半
信
半

疑
。
後
來
，
一
位
大
學
同
學
之
子
考
上
京
城
一
間﹁
一
表﹂
大

學
，
媽
媽
提
前
來
學
校
找
人
做
工
作
，
希
望
兒
子
當
上
班
幹

部
，
加
入
有
影
響
力
的
社
團
。
機
會
給
有
準
備
的
人
，
媽
媽
的

努
力
沒
有
白
費
。
正
是
這
樣
一
些
活
生
生
的
事
實
，
可
能
令
一

部
分
家
長
寧
肯
付
出
高
昂
的
學
費
，
也
要
給
兒
女
們
選
擇
相
對

公
平
的
教
育
環
境
。
當
然
，
國
人
生
活
富
裕
了
，
想
讓
孩
子
出

國
增
長
見
識
也
是
重
要
原
因
。

每
年
近
四
十
萬
中
國
學
生
到
國
外
讀
大
學
本
科
和
研
究
生
，

是
件
好
事
，
是
教
育
全
球
化
的
表
現
之
一
，
也
是
中
國
家
長
們

用
腳
投
了
中
國
教
育
制
度
一
票
。﹁
紋
花
女﹂
之
子
的
冠
軍
，

絕
不
是
中
國
教
育
制
度
的
冠
軍
。

機場聽來的「冠軍」

︽
經
濟
學
人
︾
根
據
全
球
一
百
四
十
個
城

市
的
治
安
，
基
礎
建
設
，
醫
療
水
平
、
文

化
、
環
境
和
教
育
等
方
面
，
選
出
最
宜
居
的

城
市
。
頭
三
名
依
次
序
是
澳
洲
墨
爾
本
、
奧

地
利
維
也
納
和
加
拿
大
的
溫
哥
華
。

這
三
個
城
市
我
都
去
過
，
還
在
墨
爾
本
住
了
一

個
多
月
。
但
它
們
全
不
是
我
的
那
杯
茶
。

理
想
中
的
城
市
，
空
氣
裡
飄
揚
着
文
化
氣
息
，

橫
街
窄
巷
充
斥
着
古
味
，
陳
舊
的
房
子
訴
說
着
故

事
；
城
中
遍
佈
博
物
館
、
畫
廊
和
劇
院
；
國
人
舉

止
優
雅
，
寬
容
禮
讓
。
我
屬
意
法
國
巴
黎
和
英
國

倫
敦
。
可
惜
，
巴
黎
僅
名
列
第
十
六
位
。

墨
爾
本
的
一
個
月
，
生
活
沉
悶
，
去
郊
外
看
企

鵝
和
袋
鼠
，
長
途
跋
涉
參
觀
大
洋
路
十
二
門
徒
奇

石
，
還
有
金
礦
淘
金
。
博
物
館
？
乏
善
可
陳
。
這

也
難
怪
，
澳
洲
是
英
國
人
放
逐
囚
犯
之
地
。
墨
爾

本
唯
一
的
博
物
館
建
於
二
零
零
零
年
，
裡
邊
主
要

介
紹
原
住
民
︵
生
番
︶
歷
史
，
怎
能
與
羅
浮
宮
和

大
英
博
物
館
相
比
？

墨
爾
本
連
續
五
年
蟬
聯﹁
最
宜
居
城
市﹂
，
但
令
我
印
象

最
深
刻
的
是
墨
爾
本
賭
場
；
裡
面
八
成
是
中
國
人
，
尤
其
是

中
國
老
年
人
。
據
說
，
賭
場
的
自
助
餐
十
分
便
宜
，
就
算
不

賭
，
天
天
來
吃
，
呆
坐
半
天
，
乃
老
年
人
的
最
佳
節
目
。

墨
爾
本
華
埠
橫
跨
五
條
街
，
是
我
見
過
規
模
最
大
的
唐
人

街
，
比
起
紐
約
和
倫
敦
的
，
更
加
熱
鬧
和
現
代
化
。
若
考
慮
移

民
墨
爾
本
，
起
居
生
活
很
方
便
。
宜
居
？
談
不
上
。

溫
哥
華
對
我
來
說
應
該
很
親
切
，
祖
父
母
都
葬
在
那

裡
。
祭
祖
那
年
，
叔
叔
開
車
帶
我
遊
遍
溫
哥
華
，
印
象

中
，
它
山
明
水
秀
，
海
產
︵
三
文
魚
︶
豐
富
，
生
活
寫

意
。
但
是
，
當
我
看
到
一
排
排
簡
陋
而
沒
有
性
格
的
木

屋
，
不
禁
洩
氣
。
有
文
化
的
城
市
，
像
羅
馬
，
舉
頭
四

顧
，
那
些
房
子
的
磚
牆
會
吟
詩
。

山
明
水
秀
的
城
市
，
不
如
選
住
芬
蘭
的
赫
爾
辛
基
，
它

名
列
第
十
位
。
芬
蘭
帶
有
北
歐
的
粗
獷
和
西
歐
的
細
緻
，

圍
繞
芬
蘭
的
，
都
是
文
化
氣
息
濃
厚
的
小
國
。
明
年
三
月

前
，
我
準
備
去
芬
蘭
觀
賞
北
極
光
。
人
們
說
，
不
去
看
北

極
光
，
不
知
道
造
物
主
的
偉
大
。
是
的
，
造
物
主
選
中
了

芬
蘭
。 最宜居城市 跳出

框框
蒙妮卡

朋
友
上
周
在
某
商
會
中
菜
廳
搞
了
個
慈
善

籌
款
晚
宴
，
我
們
當
然
捧
場
。
大
會
今
年
有

點
新
意
思
，
以
品
酒
為
題
，
請
了
品
酒
師
講

解
如
何
為
中
菜
配
酒
，
又
拍
賣
一
系
列
趙
無

極
與
法
國
酒
莊
合
作
的
佳
釀
籌
款
。

紅
酒
這
點
子
果
然
奏
效
，
場
面
很
熱
鬧
。
不
過

那
晚
最
好
玩
的
，
是
認
識
了
個
法
國
來
的
廿
四
歲

小
伙
子
，
一
個
酒
莊
的
第
四
代
傳
人M

atthew

，

且
叫
他
小
馬
。
小
馬
在
酒
莊
長
大
，
在
當
地
已
拿

了
釀
酒
學
學
位
，
也
跟
老
爸
說
好
了
，
樂
意
當
接

班
人
，
現
在
是
去
全
球
實
習
，
兩
年
前
來
了
香
港

某
酒
窖
當intern

實
習
生
，
那
晚
就
是
來
幫
手
打

點
，
解
釋
每
種
紅
酒
，
要
訂
酒
的
話
他
就
寫﹁
柯

打﹂
，
負
責
收
錢
找
贖
瑣
事
。

小
馬
年
輕
可
愛
，
有
問
必
答
，
英
文
不
錯
，
廣

東
話
如﹁
唔
該﹂
、﹁
叉
燒
飯﹂
這
些
跑
江
湖
字

眼
也
講
得
準
，
真
有
點
天
分
，
紅
酒
知
識
自
然
好

得
沒
話
說
。
他
就
坐
我
們
一
桌
，
我
們
這
群aun-

tie

就
歡
喜
，
多
問
幾
句
。
原
來
他
有
四
兄
弟
姐

妹
，
他
最
小
，
從
小
在
釀
酒
環
境
長
大
，
然
後
立
志
要
繼
承

家
裡
衣
缽
。
這
男
孩
外
向
聰
明
，
善
於
跟
陌
生
人
打
交
道
，

什
麼
都
吃
，
對
異
域
文
化
極
有
興
趣
，
真
是
做
生
意
的
好
料

子
。上

菜
到
了
鴨
掌
，
他
很
高
興
，
說
只
試
過
雞
腳
，
鴨
掌
是

第
一
次
嚐
，
又
說
很
想
去
內
地
試
狗
肉
。
我
說
你
不
怕
嗎
？

我
是
中
國
人
也
不
敢
吃
，
難
得
他
是
老
外
卻
不
惺
惺
作
態
；

他
說
好
想
知
道
狗
肉
的
味
道
。
我
心
想
他
既
要
釀
酒
賣
酒
，

﹁
滋
味﹂
就
是
他
人
生
的
核
心
，
只
要
不
犯
法
，
嚐
遍
天
下

異
域
諸
味
是
必
要
的
歷
練
吧
。
他
說
還
想
試
蛇
肉
，
我
說
這

易
辦
，
香
港
隨
時
可
以
。

他
提
到
香
港
原
來
法
僑
很
多
，
都
喜
歡
這
兒
的
生
活
方

式
。
後
來
我
翻
到
今
年
八
月
︽
華
爾
街
日
報
︾
一
篇
文
章
，

引
法
國
領
事
館
數
字
，
居
港
法
國
人
現
有
萬
八
至
二
萬
，
過

去
五
年
每
年
遞
增
百
分
之
五
，
是
香
港
外
僑
中
增
長
最
快

的
，
而
香
港
也
是
英
國
以
外
全
球
最
多
法
僑
的
地
方
，
真
想

不
到
。
目
前
香
港
有
八
百
家
法
國
公
司
，
每
年
營
業
額
達
一

千
一
百
億
港
元
，
僱
用
員
工
︵
不
論
國
籍
︶
共
三
萬
三
千
多

人
，
真
不
可
小
覷
。
希
望
小
馬
日
後
也
在
香
港
大
展
拳
腳
！

法國仔 翠袖
乾坤
伍淑賢

一
些
崇
尚
張
揚
個
性
和
跟
着
感
覺
走
的
時
代
青
年
，
該
如
何

適
應
無
處
不
在
的
現
代
管
理
制
度
？
這
是
一
個
值
得
關
注
的
社

會
問
題
。
友
人
為
留
學
歸
來
的
兒
子
找
到
一
份
滿
意
的
工
作
而

宴
請
賓
朋
，
這
份
工
作
是
他
動
了
大
腦
筋
、
找
了
大
人
物
、
通

過
與
三
百
多
人
的
競
爭
篩
選
而
得
來
的
，
所
以
值
得
慶
賀
。
席
間
，

友
人
指
着
兒
子
意
猶
未
盡
地
興
奮
地
問
我
：﹁
你
看
這
小
子
的
今
後

前
程
怎
樣
？﹂
根
據
孩
子
當
場
占
的
︽
履
︾
卦
變
︽
乾
︾
卦
，
我

說
：﹁
卦
辭
有﹃
履
虎
尾
，
咥
人
凶﹄
的
斷
語
，
且
有
子
孫
持
世
，

就
怕
年
輕
人
一
時
很
難
適
應
工
作
環
境
，
過
了
今
年
秋
天
，
才
能
前

程
無
量
。﹂
轉
眼
到
秋
天
，
友
人
的
孩
子
因
不
習
慣
單
位
裡
要
讓
新

來
者
兼
做
打
開
水
和
掃
地
一
類
雜
活
的
例
規
，
不
習
慣
頂
頭
上
司
嚴

肅
的
臉
色
和
語
氣
，
不
滿
足
於
天
天
重
複
的
工
作
和
有
限
的
固
定
工

資
，
憤
而
辭
職
了
，
重
新
回
到
家
中
。

履
卦
介
紹
遵
循
禮
儀
和
秩
序
規
範
的
智
慧
，
卦
辭
說
：﹁
履
虎

尾
，
不
咥
人
，
亨
。﹂
禮
儀
和
秩
序
不
代
表
個
人
的
能
力
，
不
代
表
成
功
的
結

果
，
也
不
等
同
於
艱
辛
的
奮
鬥
歷
程
，
它
是
乘
車
登
船
的
檢
票
口
，
是
頒
發
獎

牌
的
領
獎
台
，
是
通
向
成
功
之
路
所
必
經
的
各
種
繁
雜
而
平
安
的
曲
徑
迴
廊
，

這
種
曲
徑
迴
廊
佈
滿
了
社
會
各
個
方
位
和
各
種
層
級
的
所
有
結
構
，
它
們
是
那

樣
精
細
入
微
、
華
妙
莊
嚴
，
放
射
出
文
明
社
會
和
文
明
人
生
的
華
彩
。
不
能
把

禮
節
和
秩
序
看
得
僅
僅
只
是
流
於
形
式
，
要
知
道
它
一
旦
受
到
冒
犯
就
會
變
成

一
隻
血
口
吞
人
的
猛
虎
。
只
要
和
悅
、
莊
敬
地
順
應
它
的
節
奏
和
導
引
，
即
使

踩
着
老
虎
的
尾
巴
也
不
會
遭
到
牠
的
報
復
；
即
使
一
步
步
登
上
九
五
至
尊
的
高

位
，
也
不
會
讓
人
感
到
有
任
何
不
妥
。

初
九
、
素
履
，
往
無
咎
。
這
是
一
個
知
書
達
禮
、
安
分
守
己
的
人
，
他
把
經

手
的
任
何
事
情
都
辦
得
井
井
有
條
、
乾
淨
利
落
；
對
新
生
事
物
的
各
種
程
序
和

規
範
都
一
目
了
然
，
履
行
得
如
魚
得
水
。
沒
有
任
何
人
強
迫
，
也
不
是
他
自
己

故
意
做
作
，
而
是
他
的
天
性
就
是
喜
歡
這
樣
的
生
活
。
這
種
人
無
論
在
何
時
何

地
，
都
是
人
們
依
賴
和
重
用
的
對
象
。

九
二
、
履
道
坦
坦
，
幽
人
貞
吉
。
沒
有
人
監
督
，
也
沒
有
人
鼓
勵
，
他
孤
獨

而
堅
定
地
堅
持
按
章
辦
事
，
從
不
在
法
紀
和
制
度
之
外
超
越
雷
池
一
步
，
雖
然

有
些
清
苦
和
落
寞
，
但
當
那
些
違
法
亂
紀
的
人
們
紛
紛
中
彈
落
馬
的
時
候
，
人

們
才
發
現
他
所
選
擇
的
道
路
是
多
麼
平
坦
和
深
遠
。

六
三
、
眇
能
視
，
跛
能
履
，
履
虎
尾
，
咥
人
，
凶
。
武
人
為
於
大
君
。
無
論

他
怎
樣
發
奮
努
力
，
現
行
的
制
度
讓
他
履
行
起
來
像
瞎
子
和
跛
子
一
樣
頻
頻
出

錯
，
他
被
制
度
的
猛
虎
撕
咬
得
遍
體
鱗
傷
、
顏
面
掃
地
。
在
絕
望
之
餘
他
幡
然

醒
悟
：
這
完
全
不
是
他
本
人
的
錯
誤
，
而
是
那
一
套
讓
人
履
行
起
來
比
登
天
還

難
的
制
度
本
身
就
是
一
張
廣
泛
害
人
的
羅
網
。
只
有
發
動
備
受
其
害
的
人
們
一

起
來
奮
力
剪
除
這
張
羅
網
，
才
是
替
天
行
道
的
英
勇
壯
舉
。

九
四
、
履
虎
尾
，
愬
愬
，
終
吉
。
即
將
在
大
庭
廣
眾
之
下
獨
自
接
受
最
高
首

領
的
考
察
和
提
問
，
一
想
到
那
種
尊
貴
和
宏
大
的
場
面
，
他
就
止
不
住
雙
腿
打

顫
，
幾
乎
承
受
不
了
這
種
輝
煌
的
打
擊
。
豈
料
他
見
到
最
高
首
領
時
沒
有
想
像

中
的
蠢
笨
和
慌
亂
，
就
在
那
一
刻
，
他
受
到
了
最
高
首
領
的
特
別
嘉
許
並
被
委

以
重
任
，
最
緊
張
的
關
口
變
成
了
最
光
輝
的
頂
點
。

九
五
、
夬
履
，
貞
厲
。
經
過
了
一
切
合
法
的
程
序
，
他
終
於
登
上
了
君
臨
天

下
的
最
高
權
位
，
成
了
制
度
和
規
則
的
制
定
者
和
推
行
者
。
他
仍
然
需
要
如
履

薄
冰
，
因
為
政
策
和
制
度
如
果
超
出
了
大
部
分
民
眾
的
履
行
能
力
，
那
就
變
成

了
兇
猛
如
虎
的
失
敗
的
暴
政
。

上
九
、
視
履
，
考
祥
其
旋
，
元
吉
。
走
完
了
禮
儀
和
秩
序
的
一
關
又
一
關
，

他
終
於
如
釋
重
負
地
開
始
接
受
勝
利
。
勝
利
者
最
大
的
快
慰
，
不
在
於
成
功
之

後
的
風
光
與
氣
派
，
而
在
於
他
曾
經
征
服
的
道
道
險
關
是
那
樣
令
人
驚
懼
，
不

能
讓
它
們
輕
易
化
為
過
眼
煙
雲
，
應
該
讓
它
們
成
為
照
亮
未
來
的
火
炬
，
永
遠

懸
浮
在
前
方
。

履卦

白
露
已
到
，
秋
氣
漸
濃
。
早
晚
要
加
衣
，
養
氣
潤
燥
，
衣
食
住
行
都
要

注
意
，
平
安
是
福
。
經
濟
不
景
，
投
資
市
場
風
高
浪
急
，
影
響
人
的
心
情

更
加
煩
躁
不
安
。

美
國
聯
儲
局
加
息
與
否
的
決
定
，
影
響
全
球
投
資
者
心
緒
。
上
周
五
美

國
聯
儲
局
耶
媽
媽
宣
佈
美
國
九
月
不
加
息
，
別
以
為
加
息
壓
力
可
放
下
心

頭
大
石
，
實
際
上
，
息
率
前
景
仍
然
不
明
朗
。
其
實
，
聯
儲
局
成
員
鷹
派
鴿
派

分
歧
令
息
率
前
景
更
加
混
亂
。
有
人
認
為
不
排
除
十
月
加
息
，
或
者
最
遲
十
二

月
也
要
加
。
但
有
鴿
派
認
為
明
年
三
月
才
會
加
息
，
更
甚
者
認
為
二
零
一
七
年

加
息
才
最
合
適
。
實
際
上
，
全
球
經
濟
翻
雲
覆
雨
，
特
別
是
新
興
市
場
，
貨
幣

戰
一
觸
即
發
，
歐
洲
難
民
潮
觸
目
驚
心
等
等
。
如
此
惡
劣
的
環
境
，
無
處
是
樂

土
。
美
國
難
以
獨
善
其
身
，
加
息
掀
起
千
重
浪
，
必
惹
來
世
界
之
反
擊
，
相
信

美
國
必
小
心
為
要
。

中
國
經
濟
能
否﹁
保
七﹂
，
一
切
政
策
以
維
穩
至
上
。
中
共﹁
五
中
全
會﹂

據
說
即
將
舉
行
，
眾
人
矚
目
之
所
在
，
是﹁
十
三
五﹂
規
劃
內
容
，
勾
劃
二
零

一
六
至
二
零
二
零
年
中
國
發
展
藍
圖
。
無
論
如
何
，
中
國
必
將
繼
續
走
深
化
開

放
改
革
之
路
。
習
近
平
主
席
國
事
訪
問
美
國
，
必
有
收
穫
。
追
隨
習
主
席
訪
美

的
一
班
中
國
大
孖
沙
人
強
馬
壯
，
有
聰
明
投
資
者
尋
找
股
市
商
機
，
必
有
着

落
。
總
理
李
克
強
高
調﹁
雙
創﹂
維
穩
之
重
要
講
話
，
凡
此
種
種
，
必
將
帶
來

對
中
國
經
濟
會
軟
着
陸
的
信
心
。
十
月
的
內
地
與
香
港
股
市
將
回
穩
甚
至
會
見

小
陽
春
。
此
時
此
刻
，
淡
友
應
收
手
。

息
口
對
樓
市
影
響
較
敏
感
，
低
息
時
期
將
過
去
，
加
息
之
門
將
開
啟
，
樓
市
將

會
出
現
不
明
朗
。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無
論﹁
出
口
術﹂
或
真
正
加
建
樓
宇
等
，
都
將

會
對
樓
市
市
價
不
利
。
本
港
樓
市
是
否
會
吹
淡
風
，
大
家
心
裡
應
有
數
。
要
管
好

風
險
，
特
別
是
投
資
風
險
，
量
力
而
為
最
緊
要
。
有
關
當
局
有
話
在
先
，
提
醒
投
資
者
注

意
，
並
非
危
言
聳
聽
。
尤
其
是
初
出
道
之
小
子
，
不
要
急
於
上
車
，
免
當
了
炮
灰
。
樓
市
風

險
大
，
影
響
民
生
及
社
會
，
期
盼
政
府
是
時
候
放
寬
辣
招
，
免
成
風
暴
。
不
過
，
香
港
經
濟

不
至
於
太
差
，
有
一
定
實
力
基
礎
，
財
經
官
員
有
經
驗
應
付
金
融
風
浪
。
再
加
上
有
中
央
支

持
，
毋
需
太
恐
懼
。
若
然
有
些
人
惡
作
劇
，
自
找
麻
煩
，
搞
衰
香
港
，
又
當
別
論
。
政
治
與

經
濟
息
息
相
關
，
安
定
是
繁
榮
的
基
礎
。
香
港
要
團
結
一
心
，
以
發
展
經
濟
為
首
要
。

香
港
依
基
本
法
施
政
已
有
十
八
年
之
久
。
老
實
說
，
因
有
種
種
原
因
干
擾
，
施
政
效
率

並
不
高
。
我
認
為
，
香
港
應
該
明
確
行
政
主
導
，
才
能
釋
放
正
能
量
，
有
效
管
治
。
有
些

別
有
用
心
之
反
對
派
，
用﹁
拉
布﹂
等
種
種
手
法
影
響
立
法
會
效
率
，
影
響
政
府
施
政
，

實
在
不
當
。
日
前
，
中
聯
辦
張
曉
明
主
任
在
基
本
法
頒
佈
二
十
五
周
年
研
討
會
上
高
調
發

表
重
要
講
話
，
要
正
確
認
識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治
體
制
的
特
點
。
政
治
體
制
是
指
政
權

的
組
織
形
式
與
活
動
原
則
，
核
心
是
權
力
配
置
關
係
。
張
主
任
明
確
指
出
香
港
不
實
行
三

權
分
立
的
政
治
體
制
，
回
歸
前
不
是
回
歸
後
也
不
是
。
不
搞
三
權
分
立
是
基
本
法
起
草
有

關
規
定
時
的
一
個
重
要
指
導
思
想
。
香
港
已
經
回
歸
祖
國
十
八
年
，
香
港
人
無
論
是
法

官
、
政
府
官
員
和
市
民
，
都
應
正
確
認
識
基
本
法
，
香
港
才
能
真
正
依
基
本
法
發
展
。

香港應明確行政主導 思旋
天地
思 旋

一
年
又
中
秋
，
雖
然
人
長
大
後
，
慶
祝
中
秋
節
的

興
致
比
起
兒
時
有
着
很
大
的
分
別
，
家
裡
放
滿
一
袋

兩
袋
的
月
餅
，
每
個
姊
弟
也
有
機
會
揀
選
自
己
喜
歡

的
燈
籠
，
或
者
已
經
被
禁
的
煲
蠟
行
為
，
也
是
童
年

時
慶
祝
中
秋
節
的
必
然
指
定
動
作
。

今
天
，
不
如
我
們
就
在
這
裡
把
從
前
慶
祝
中
秋
節
的

行
為
逐
一
拆
解
，
原
因
是
，
其
實
我
們
已
經
浪
費
了
很

多
資
源
及
令
環
境
產
生
了
很
多
問
題
。

以
前
因
為
過
節
送
禮
的
習
俗
仍
然
濃
厚
，
所
以
每
家

每
戶
也
會
有
做﹁
月
餅
會﹂
的
習
慣
，
即
是
每
個
月
在

某
間
酒
樓
繳
交
一
些
費
用
，
累
積
十
二
個
月
，
到
中
秋

節
的
時
候
，
便
可
以
拿
取
十
多
盒
月
餅
回
家
，
就
好
像

今
天
的
免
息
分
期
似
的
，
分
別
在
於
前
者
要
到
指
定
限

期
後
才
可
以
得
到
產
品
。

雖
然
今
天
好
像
沒
有
太
多
人
會
這
樣
做
，
但
買
月
餅
送

禮
的
習
慣
仍
然
繼
續
，
除
了
給
親
朋
戚
友
之
外
，
社
交

上
，
商
業
上
，
也
同
樣
多
得
很
，
每
個
家
庭
可
能
因
為
這

些
原
因
，
家
裡
在
中
秋
節
前
便
堆
滿
多
種
不
同
類
型
的
月

餅
。
今
天
講
求
健
康
飲
食
的
我
們
，
對
這
些
食
物
可
能
敬
而
遠
之
，

所
以
每
年
剩
下
來
的
月
餅
如
何
處
理
？
當
然
是
變
為
垃
圾
。

根
據
之
前
的
統
計
，
香
港
人
每
年
棄
掉
的
月
餅
有
一
百
七
十
萬

個
，
數
量
多
得
驚
人
，
足
以
填
滿
四
十
個
籃
球
場
。

至
於
日
新
月
異
的
燈
籠
，
每
年
也
棄
掉
一
百
七
十
多
萬
個
，
試
想
有

幾
多
人
會
把
燈
籠
保
留
到
下
一
年
再
用
，
所
以
單
憑
這
些
數
字
就
已
經

知
道
，
我
們
每
年
因
為
中
秋
節
的
關
係
，
所
產
生
的
廢
物
幾
咁
驚
人
。

其
實
有
很
多
事
情
只
要
細
心
想
想
，
就
可
以
減
少
地
球
的
負
擔
，

雖
然﹁
坐
言
起
行﹂
這
四
個
字
很
容
易
從
我
們
的
口
中
說
出
，
但
真

正
能
夠
做
到
的
，
我
明
白
，
需
要
一
點
意
志
力
去
實
際
行
動
。

今
年
我
們
不
如
趁
着
還
有
機
會
的
時
候
，
盡
量
避
免
購
買
太
多

月
餅
作
送
禮
自
用
，
大
家
一
起
吃
過
飯
、
見
過
面
，
也
可
以
是
一

個
好
好
的
慶
祝
方
法
。
又
或
是
買
一
點
水
果
當
作
代
替
月
餅
也
不

錯
，
吃
多
點
水
果
，
總
好
過
吃
這
些
高
糖
分
、
高
膽
固
醇
的
食

物
，
就
算
控
制
不
了
別
人
送
給
自
己
的
月
餅
，
在
中
秋
節
前
夕
，

也
可
嘗
試
把
覺
得
吃
不
完
的
月
餅
，
送
給
低
收
入
家
庭
，
或
是
一

些
社
區
中
心
或
老
人
中
心
，
雖
然
對
於
長
者
來
說
，
是
一
樣
很
不

健
康
的
食
物
，
但
每
年
只
吃
少
量
，
我
覺
得
也
未
嘗
不
可
，
甚
至

乎
有
些
醫
生
也
不
會
太
大
反
對
這
種
行
為
，
我
們
一
起
行
動
吧
，

給
他
們
一
份
溫
暖
。

不要再浪費

聊易
談經
汪雙六

發式
生活

商台DJ 余宜發

早就聽說宜蘭，那是因為簡媜的關係，她以散
文名世，一九九九年曾以《女兒紅》入選「台灣
文學經典三十」。我是她散文的讀者，並於一九
九一年在福州一個會議上認識她，從此或在台
北，或在香港重逢，並非常來常往，但一直維持
細水長流的持久友情。
如今竟然有機會踏足宜蘭，是有點意外，行程

不由得我掌控，本來是想去探望抱恙的黃春明，
但他婉謝，我們也不便打擾病中的他，於是改去
畫家H的莊園。原來前些年他從台北搬過來，宜
蘭市政府給他劃了一塊地，供他起房。車子開
到，大門鐵閘緊閉，L用手機通報，鐵閘應聲而
開，只聽得有幾隻狗爭相狂吠，主人走了出來喝
止，我們才魚貫而入。這畫室巨大得不得了，還
掛着幾張主人的巨幅畫作。畫室中間有一張巨大
的圓枱，圍坐在那裡，主人拿出蜜餞、牛舌餅、
葱油餅等宜蘭特產款待客人。室內轟鳴着貝多芬
的交響樂，因為空間甚大，聲音縹縹緲緲，好像
從天上飄來。
從台北進入宜蘭時，就好像從鬧市進入鄉下，

但見一片片農地，稻田處處，綠波滾滾，一派農
家風貌。宜蘭平地以宜蘭平原為主，舊名「噶瑪
蘭」或「蛤仔難」，來自世居的台灣原住民「噶
瑪蘭族」（Kabalan，平原的人類）。漢人進墾宜

蘭平原後，將原野和森林闢為農田，平埔族本來
藉以維生的獵場逐漸消失，當地的傳統文化逐漸
式微。
自古以來，宜蘭以多雨聞名，台灣有句俗語：

「竹風蘭雨」，就是描述新竹多風，宜蘭多雨的
現象。新竹我沒去過，到宜蘭時，天陰，偶有太
陽露臉，沒碰到雨。原來那指的是冬季，東北季
候風盛行之時。由於季候風由東面開口灌入，冬
雨連綿數月，成為宜蘭特殊氣候現象。當地朋友
插嘴說道，春季梅雨季節也常連下數月的細雨。
只是我們去的時候是夏天，所以未見此種景象。
剛進入宜蘭時，我們去逛市集，宜蘭的煎葱餅

有名，我們在街邊檔口停下，招牌上寫着：「三
星極品 三憨葱」，下面小字是：「特點：最香、
最甜、最軟」，再下面一行是：「最好吃的品
種」。現做現賣，那香味四溢，不知是否招牌效
應，我們或站在路邊，或坐進那光線暗淡的小屋
子裡，捧着剛煎好的葱煎餅狂吃，也不顧燙嘴
了，真的好味道呀！只可惜無法攜回香港。
H帶我們在路邊一家鄉村餐廳午餐，吃類似農
家的菜式。那餐廳門口的紅紙貼着的「吉祥如
意」字樣和一頭羊的畫像還沒拆下，應該是今年
春節時貼上去的吧？旁邊有手寫的小字告示：
「即日起每周三公休，如造成不便，敬請原

諒！」即日？沒標明時間。我們只是過客，來去
匆匆。除了這一天，何時休息，都與我們無關
了。但它給我的印象是，這餐廳，有家庭式的隨
意，連洗手間，也要走到後院。這讓我想起在鏡
泊湖畔吃農家全魚宴午餐時，也是如此這般光
景，那才真是典型的北方農家院子，須走一段不
短的土路，才到不分男女的破舊洗手間，匆匆。
這餐廳旁邊，是個農地，種着許多作物。G跑

去捧着茄瓜，我笑說好像在鬼鬼祟祟偷番薯。但
見街對面好像是一座廟，但什麼廟也搞不清楚。
細雨從天而降，偶爾有車子駛過，這條鄉村的大
路，實在寧靜得很。
臨上車前，H囑咐道，今天是星期天，趕着回

台北的車子很多，你們不如走東海岸線，那裡比
較暢通。走另一條線路，而且可以順便觀看海岸
線，當然樂意。這條線果然沒有塞車，我們正自
得意，忽然天上掉下幾滴雨，有人低聲說，要下
雨了。說着，雨便好像說下就下，連過渡也沒
有，嘩嘩嘩就鋪天蓋地，風颳着雨，蓬蓬蓬地擊
在車頂上、車窗邊，我們好像被困起來了，偏偏
這時有人尿急，司機只好把車子開到有公廁在近
處的地方停車。也不知道是不是有感染效應，車
上所有人，不論男女，全都撐着雨傘下去，傘不
夠，乾脆就兩人撐一把傘，需走一百米的路，路
早已被雨水淹沒成小河了，涉水而過，一雙雙鞋
子早已成了過河之舟，只感到腳底襪子，黏着濕
漉漉的，極不舒服。這時，狂風橫吹，本來左半
邊就已經因為傘面不夠大而給雨水打成一半，加
上禍不單行，縮骨雨傘又給吹翻成底朝天，雖然

只是一陣子，但也已經十分狼狽了。好在轉眼洗
手間就在眼前，但見人龍長長，原來個個都爭着
要上洗手間。
狼狽上車，人人幾乎都成了落湯雞，相視苦

笑，車子繼續開往台北，但見窗外山邊土坡上塗
着「一間屋」三個紅字，心想，大約是什麼人的
豪宅吧？但屋子在風雨中是望不到的，只能依靠
主觀去想像了。這大雨也就維持了十五分鐘左
右，慢慢變小了。經過基隆時，見到有好幾個攝
影發燒友戴着風雨帽，站在海畔，架起照相機腳
架，在捕捉海浪拍岸的鏡頭。這基隆古名叫「雞
籠」，以深水谷灣之天然港灣著名，亦因多雨而獲
稱「雨港」、「雨都」；難怪攝影者偏愛在風雨之
際來這裡拍照了。其實基隆炮台數量和密度之
多，是全台灣之冠，可惜我們無法下去觀看。
七月間，簡媜應邀來港參加一年一度的「香港

書展」，匆匆見面時提起剛去宜蘭，她笑問如
何，而在我的眼前，浮現的依然還是風雨宜蘭的
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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